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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能够做到以身作则。”郑庭
笈抢先发言说，“当然，我过去没有
这样的觉悟。子女的妈妈来功德林
要我签字离婚，开始我不签，因为我
不愿意妻离子散。现在看来，子女的
妈妈与我离婚是正确的选择，她应
当与我这个国民党军官划清界限。
我如今成为公民了，更应当支持她
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
周恩来朝郑庭笈摇摇头：“我不

赞同你的看法。家庭的变故是历史
造成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你为什
么不可以重新生活呢？哦，对了，你
为自己取了一个号，就叫‘重生’是
吗？”“是的，是的。”郑庭笈回答说，
“那是忻口抗战中，我以营长之身冲
锋在前，结果连中日寇三枪，其中一
颗子弹距离咽喉只有毫厘之差。大
难不死，我就为自己改了这么个
号。”周恩来点点头：“你的情况，在
座的傅作义部长告诉我了。三十年
前，你获得重生，三十年后，你获得
新生，既然新的生活开始了，你们就
应当复婚，破镜重圆嘛……”
郑庭笈没有想到周恩来对他如

此了解，又这般关怀，感动之余，他
反而犹豫了。用他事后对傅作义的

话说，“从离婚到复婚，这当中存在
一个感情的距离。”这个距离很快就
被缩短了。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
史专员后，文史资料办公室特意把
冯莉娟调来当打字员。不过，她不必
坐在办公室，打字机搬进了她的住
宅里，而奉命取送材料、三天两头出
入她房间的人，正是郑庭笈。
复婚的时间定在!"#$年的国庆

节———郑庭笈对新中国的感恩之心
不言而喻———地点就在永定桥南他
分得的一套新房。由于国家处于困
难时期，他个人也没有经济能力在
酒店大宴宾客，所以就让冯莉娟包
了一顿素馅饺子，招待了为数不多
的亲朋好友。最早前来贺喜的是傅
作义，当郑庭笈拱手表示感激时，这
位当年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连
连摇头：“不、不，是我应当感激你！”
郑庭笈大惑不解：“你感激我什么？”
傅作义实言以告：“和平起义前，正
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我在北平看
见了解放军空投下来的你在辽阳被
俘以后写的广播稿。你说‘国民党江
河日下，共产党如日中天’，这是你
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和生动比喻，对
我的启发很大。我最后能够痛下决
心，回到共产党的谈判桌上来，确实
要感激你的及时点拨哩！”“那不是
点拨，只是建议，我们没有必要白白
送死。”郑庭笈突然想到了什么，“既
然你提到了平津战役，那，我还有一
个建议，你不妨去拜访一下陈长
捷。”

陈长捷与傅作义前嫌冰
释!并和邱行湘一道!被周恩来
表扬为吃苦耐劳的典型

陈长捷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天
津警备司令，隶属华北“剿总”司令

指挥。在功德林改造时期，当着众人
的面，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
“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
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
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
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每次骂到
这里，站在侧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
司令黄维总会添上一句：“你不在天
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
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
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义，
自然听不到这些来自功德林的议
论，但是，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怀
揣着一种内疚，一种自责，直到把一
句话当面告诉当事人为止。因此，早
在周恩来接见获赦人员的第二天，
他就在西单鸿宾楼单独宴请了陈长
捷。那天中午，傅作义早早恭候，陈
长捷姗姗来迟。见面之际，陈长捷甩
出冷冷一句：“按照我过去的脾气，
今天是不会来的。可是在共产党监
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
不见了。”傅作义哈哈大笑道：“你我
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班同学，你的
火爆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么？好在
你通情达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须
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
长达十年的秘密。”陈长捷依旧沉着
脸：“有屁就放，有话就讲。”傅作义
的神色凝重起来：“天津战事，我应
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
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
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
来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
……”听到这里，陈长捷的眼眶湿
了，他主动伸出手来，与傅作义握手
言欢，尽弃前嫌。
花甲之年的陈长捷终于一扫双

目阴霾满面憔悴，容光焕发地回到

上海。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希望
首批获赦人员都能够留在北京，用
他的话说，“这样我们可以经常见
面。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还可以
陪大家去北海划船”。但是，出于需
要照顾家庭或者需要家庭照顾的原
因，曾扩情去了沈阳，卢濬泉去了昆
明，邱行湘去了南京。陈长捷之所以
要去上海，是因为他的儿子在那边
的一家企业担任工程师。
离开北京的时候，陈长捷与邱

行湘结伴而行。他忘不了是周恩来
的秘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把他们
带进车厢，为他们找好座位，直到汽
笛长鸣，火车徐徐启动时，才与他们
挥手分别的。当然，十年囚徒生涯，
他会铭记共产党的恩典，作为牢友，
他也会珍惜邱行湘的情谊。那是在
功德林改造时，他们去京郊的秦城
农场劳动，陈长捷因为破窑倒塌而
休克在砖堆之下，邱行湘奋力营救，
凭借浑身的气力，先将陈长捷从砖
堆里拖出来，再把陈长捷背到自己
的背上，足足背了几里地，才把他平
放在农场医务室的担架上。陈长捷苏
醒之后，第一眼便看见邱行湘，问：
“我怎么会躺在这里？”“我把你背回
来的。”“是你救了我。”“是共产党救
了我们。”陈长捷唯恐因为步入老年
而失去记忆，专门把这段话记录在日
记本里。日记本的扉页上面，他方方
正正地写下了一句自勉：“我下半辈
子的全部事情，就是知恩图报，报答
父母的养育之恩，报答共产党的恩同
再造，报答友人的手足之情。”
火车抵达南京，邱行湘下车了。

陈长捷送到站台上，两人相视无言。
先说话的是陈长捷：“回去作何打
算？”邱行湘胸有成竹：“不是说要劳
动一段时间，向人民群众学习，求得

他们的谅解么？我已经想好了，高墙
之内，我是劳动标兵，高墙之外，我
是生产模范！”陈长捷拍拍邱行湘的
肩膀：“我要向你挑战……”
陈长捷回到上海，被分到市郊

的崇明农场，管理着几个蓄粪池。那
日粪车泄粪，泄口阻塞，陈长捷二话
不说，卷起衣袖，弯下身腰，伸手将
泄口里的渣滓一把拖出，顾不得湍
急的粪水直扑过来，溅得他从上到
下浑身发臭；那日大雨滂沱，粪池渗
漏，眼见如金似银的粪便就要流失，
陈长捷大吼一声，纵身跳下，用胸口
死死堵住漏洞，直到农场的其他员
工赶到。

邱行湘虽然在制盒厂当工人，
但是饥饿难耐的岁月里，各单位都
发起生产自救。白下区地处闹市，没
有空土，制盒厂领到了南京近郊明
故宫旧机场的十亩水泥跑道。邱行
湘肩扛十斤重的鹤嘴镐，随拓荒大
军在这里安营扎寨。他曾经是建造
工事的专家，没有想到跑道由三层
水泥三层砂石相间铺成，一镐下去，
眼冒金星，十镐下去，手起血泡，远
比当年的洛阳核心阵地坚硬。他又
是一个应对硬仗的高手，所以开垦
完毕，制盒厂兵分两路，只留几个人
在蔬菜基地的时候，他递交了请战
书：“我在这里留下了罪恶，因为当
年赴洛阳作战，就是从这条跑道起
飞的……”邱行湘的理由最具有说
服力，所以他被制盒厂任命为生产
组长。不到三个月，他用长满厚茧的
双手，捧出了一万多斤蔬菜。

不问收获，但求耕耘。陈长捷和
邱行湘的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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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波亚想念爸爸妈妈了

安叔没有回答波亚，只是朝长途汽车站
走去。波亚跟在安叔身后，心里像是吊了一只
水桶，七上八下的。他没有想到安叔竟会做出
这样的决定，更无法想象自己会像流浪儿一
样露宿车站、街头。如果让爸爸妈妈知道了，
就会说他成了野小鬼。爸爸妈妈最看不起野
小鬼了，总是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考不上
大学就只能做到处流浪的野小鬼。
在长途车站的候车室里，有十几

排长椅子，已经有人蜷缩在椅子上睡
觉了，还有几摊人在打牌。安叔挑了
一排离大门最远的椅子坐了下来，他
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的沮丧中回过神
来，连声叹着气。波亚也在犹豫，要不
要再跟安叔说去找旅馆住下。
安叔从包里摸出两只馒头。他

向外掏的时候，不小心带出一张小
纸片。小纸片落到地上，波亚看见上
面有一串数字，好像是电话号码。安
叔赶紧捡了起来，放进口袋里。
安叔给了波亚一只馒头。波亚

没接，自己从书包里掏出早上爸爸
扔给他的那只肉松面包。忽然，泪水
不由自主地从波亚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波亚想念爸爸妈妈了。若在平时，这是与

爸爸妈妈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尽管爸爸妈妈
会一边吃饭一边问他学校里或是功课的情
况，令他总是想快快地结束晚餐，但他们会不
断地给他搛菜，如果是肉，是最好的精肉，如
果是鱼，是最少鱼刺的鱼肚子，连青菜，都是
嫩绿的菜心。可是，现在爸爸妈妈没有在波亚
身边，没有肉，没有鱼，也没有菜心。
见波亚掉泪了，安叔不知所措地连声问：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波亚索性“呜呜”地哭
出声来。安叔急得只会快快地搓手：“你究竟
怎么了？快说啊！”“我想爸爸妈妈了！”波亚
哭着说。“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安叔不
知如何是好。
安叔想安慰一下波亚。安叔用手去撸波

亚的头，被波亚推开了。安叔去拍波亚的后
背，又被波亚推开了。安叔又去抚波亚的肩
膀，再一次被波亚推开了。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那你要我做什么

呢？”安叔边说边团团乱转。

忽然，波亚伸出一只手来。安叔不明白波
亚要干什么，他一把将波亚的手整个地握在
了手心里。“不是这样的！”波亚用带着哭腔的
声音喊道。安叔吓得连忙松开了手：“那要怎
样嘛，你说！”“握住大拇指！”波亚哭着说。
每当波亚哭泣时，波亚的爸爸都是紧紧

地握住他的大拇指的。有一次，波亚问他爸
爸，为什么不握住他整个的手。他爸爸回答
说：“因为你小时候总是爱咬大拇指！”安叔听

了波亚的话，立刻伸出双手，一只手托
住波亚的手臂，一只手握住波亚的大
拇指。波亚犹豫了好一会，最后，把头
伏在安叔的手臂上，渐渐安静了下来。

安叔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他一
动不敢动地紧紧握着波亚的大拇指，
觉着心里有一股暖暖的东西犹如破冰
一样在崛起，他想了很久想不出那是
什么东西，可他觉得以前曾经有过，后
来，他想起“父爱”两字，一时竟脸红心
跳，那对于他实在是久违了……

波亚闭着眼睛，靠着安叔，一时
间，他感觉握着他手的是自己的爸爸。

波亚抹了抹眼睛，问安叔：“我们
为什么要睡在车站，不住旅馆呢？”安

叔回答：“不就是一个晚上吗？克服一下就过
去了，这样可以省下钱来。”波亚说：“我不想
省这种钱，在外面露宿很危险的！”安叔大声
说：“有我在，怕什么！”波亚说：“还有，我爸爸
妈妈要是知道了，会说我是野小鬼的。”安叔
回道：“那就不告诉你爸爸妈妈好了。”
波亚摇了摇头，说：“不告诉他们，他们也

会知道的，他们有火眼金睛！”安叔听了，笑出
声来：“这是骗你的，哪有什么火眼金睛！”波
亚睁大诧异的眼睛：“你不是也说有火眼金睛
的吗？”安叔摇着头说：“没有这回事，这都是
大人吓小孩子的，大人的眼睛和小孩子的眼
睛是一样的。”波亚疑惑地点了点头，这是他
第一次听到大人告诉他这样的实话。但是，即
使没有火眼金睛，波亚还是看到了此刻家里
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波亚觉得自己飘飞起来。一会儿，波亚飘

飞到了云海中。他一眨眼，一只小船到了他的
跟前。波亚跳上小船，在云海里划起桨来。波
亚划呀划呀，划到了自己家的窗前。波亚看到
爸爸妈妈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回落到原来的位置

倘若按照时间计算，与汪泉相隔也才七
十二小时，但在精神上，心理距离就无法计
算了。现在，一度远行的人终于又回来了，我
们又能相见了，要给她送去中断三天后的第
一顿饭，我和她二姑姑都格外兴奋。

这天，我和环妹早早来到 %楼电梯出口
处等候。当我和环妹屏声息气，瞪大眼睛在
视频上第一眼看到汪泉，有种恍若隔世的茫
然。也许是因为她从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世界
的大门口上回来，经历过人生阴阳两隔的劫
难，也许是因为她模样改变得过于厉害。原
先那张轮廓清秀的脸，由于脑袋上毛发褪
尽，面目浮肿，成了方头大脑的怪物。那备受
折磨的气息奄奄的病态，和一动不动死鱼般
的眼睛，比我在道培医院走廊上第一次看到
的那些病人的样子还要吓人。因为经历过这
场大灾大难，失而复得，心里多了一份先前
不曾有过的怜惜！
这就是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的女儿！终

于目睹，亲耳听到了她的声音，还看到她又
能重新进食。高兴的同时，也强烈感觉到，刚
刚过去的这场生死劫，仅仅几天工夫，对她
身体的摧残真可谓是触目惊心！

两天以后，移植第十四天，上午十时左
右，我打电话给曹医生了解汪泉情况。自从
女儿病危以来，这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必修
课。“汪泉今天已经能在床上坐起来了！”曹
医生在电话里说，声音里透着一丝抑制不住
的欣喜，“血象稳定，白细胞 &&$$，血红蛋白
%'(克。对一个移植刚刚两个星期的病人来
说，能有这样的血象相当不错了！”
“会不会是外援的缘故？”我小声问道。

“外援活不了这么久！”曹医生断然地说，“汪
泉上个月 )$日回输，"日病危，最后几天借
助于人体粒细胞抗感染，帮助她渡过难关，
到今天恰好是第十五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
实际治疗效果看，一切都按我们预想的发展
着，说明供者造血干细胞在她体内已经植

活，开始复制，这些是她机体自
身生长起来的。当然，血小板少
了一点，不到三万，但这与她目
前正在服用抗生素有关。肺里也
还有一点轻微的啰音，这些都需
要有个过程。胆红素继续直线下

降，到今天只有 %$了。各种症状都在向好发
展！”
“那么到目前为止，汪泉是否还有生命危

险？”我急切地问了一句，因为这是让我最纠
结的问题。“危及汪泉生命的可能性，现在看
来应该说不大了！”我又重复问了一遍：“这样
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汪泉病危已经过去
了？”“可以！”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回落
到了它原来的位置。“谢谢，谢谢曹医生！”我
觉得自己声音都激动得有点颤抖了。
汪泉移植不久，只是轻度排异，但感染却

十分严重，一直困扰着她。第一次病危过去不
久，曹医生在舱内发现她说话舌头不灵活，有
点僵硬，转不过弯来，看东西视力有些模糊，
好像存在复视现象。还出现记忆障碍，问她父
亲的名字，倒还能回答上来，但问父亲手机号
码，只能记得尾数五个阿拉伯数字，前面的数
字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再问她家庭住址，回
答说杭州。若再问杭州哪儿，具体住址就记不
起来了。问她舱内值班护士小郑叫什么名字，
她说不上来。曹医生告诉过一遍，过一会儿再
问，又忘了。说明汪泉远记忆尚可，近记忆却
一片模糊。
曹医生认为，肝昏迷后病人不应有这种

临床症状，怀疑她颅内有问题，立即与航天中
心医院放射科联系，对汪泉颅腔和两肺进行
了一次 *+检查。
第二天午后，我正在层流室外等候消息，

见吴彤主任涨红着脸，急匆匆从 (楼楼梯上
来，在处置室里向刘蓓护士长要无菌服。她刚
从美国参加完学术研讨会回国，途中在上海
应邀出席上海道培医院挂牌庆典，顾不得回
家，从机场直奔医院来了。

我一见到吴主任忍不住高声欢呼起来：
“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吴
主任安慰我说，她在美国开会期间，每天与曹
医生在网上保持着联系。汪泉的情况，她们事
先都已估计到了，劝我别太紧张。说完便进层
流室换衣看汪泉去了。


